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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精神在乡村绽放

特殊年代的读书生涯
计算机学院 彭德胜

共成长

复旦最新出版

2013 年的 7 月，刚刚硕士毕

业的段亦乐通过“招硕引博”的途

径进入孝感市直单位工作。他先

在市委党校工作了半年，然后到

市委组织部工作了一年半。

2015 年，受组织调派，段亦

乐赴安陆市辛榨乡担任党委副书

记，这个乡辖 19 个行政村，162

个村民小组，是不小的天地。段亦

乐短短时间就工作得有声有色，

已于 2016 年乡镇换届中当选乡

长。

在湖北这五年来，特别是在

乡镇工作的三年，让他收获了许

多，有经验也有教训。回顾五年

的基层经历，他总结的心得体会

有：

情怀贵如金

基层工作很辛苦，特别是在

中西部的大部分基层地区，不会

有高楼大厦，不会有车水马龙，不

会有西装革履，不会有温文尔雅。

在这样的条件下，想在基层干上

几年甚至奉献一辈子，如果缺乏

为国为民的情怀和抱负是待不住

的，假情怀的人总有一天也会暴

露的。而支撑他的，就是复旦精

神，是复旦一以贯之的服务国家、

服务社会的家国情怀。是母校播

下的这颗精神种子，在他心中萌

芽，在祖国大地成长。他说：“要不

要下基层？我曾思想斗争过，但我

至今还坚持在基层，是‘精英意

识，家国情怀’时时在耳畔“余音

绕梁”，这份情怀是所有复旦人不

可或缺的精神追求。”

“悟性”很重要

“悟性”是什么？段亦乐的理

解是对事物的洞察力，是善于深

入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在基层，很

多年轻干部不太会与群众打交

道，他也曾有这样的体会。他提

及有一次与一位老干部聊天时，

听他说到了一个与群众打交道的

方法：“私事公办，公事私办”。这

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平时跟

干部跟群众处好关系，在不违反

原则的前提下，在政策上给予个

人适当的关心，比如帮助符合条

件的农户申请低保等，以拉近感

情，这是“私事公办”；等到因为公

事需要干部群众支持配合甚至

“舍小家顾大家”的时候，凭借平

时的感情基础，大家碍不住面子

一般会“投桃报李”，这是“公事私

办”。这个朴素的工作方法反映的

其实是熟人社会“礼尚往来”的特

点，深刻理解了这个“礼尚往来”，

就可以发散应用到做熟人社会群

众工作的各个方面。这次聊天对

段亦乐有醍醐灌顶的提点，通过

这件事，他捉摸出了基层工作的

“理”，一旦洞察出工作方法背后

的“理”，就能更容易触类旁通并

游刃有余于工作。他说这种“洞

察”就是“悟”，一旦有所悟，就会

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是相通

的，就会豁然开朗，就会自然地与

其他人在工作能力和思想境界上

区别开来。而他，正是在不停的

“悟”中成长。

自我革命是发展的火车头

基层工作有时候是双刃剑。

在基层待得短，容易带着“隔鞋挠

痒”式的浅显认识离开，学不到真

谛；在基层待得久，容易被基层某

些“老油条”文化所同化，成不了

大气候。立志在基层舞台有所作

为，则既不能自恃清高固步自封，

也不能安于现状小富即安，应当

时刻准备迎接新鲜事物，挑战更

高难度，接受更重托付。

段亦乐谈到在工作中结识的

一位中石化的油库负责人，50 多

岁了，接手油库看守工作后，他没

有像前任一样满足于“人防”的层

次，而是对油库安保设施进行全

面的智能化改造，消除一个个安

全隐患，把油库安保工作创建为

全省示范。这位长者让他很受触

动，一位快退休的长者还能有这

样的革新精神，我们年轻人更应

当如此呀！他因此感受到，复旦人

下基层不能仅仅是被动锻炼，而

应当立志代表“先进生产力”，有

意识地不断主动对自己的能力、

态度、境界进行自我革命，哪怕

“一山放过一山拦”，也要见到山

外的山、天外的天。

始终保持定力

一些年轻干部急于求成、急

于进步，结果往往“欲速则不达”。

段亦乐则是“既来之则安之”，他

特别推崇应当经常使用逆向思

维，比如当别人心急火燎、急躁冒

进，自己就有意识地沉下心来、稳

打稳扎。因为基层虽然在行政级

别上只是个“小平层”，在干事上

却是个“大舞台”，比如普通乡镇

的“一把手”也只是正科级别，但

乡镇政府却有“千条线”的工作，

是个典型的锻炼机会多的地方。

与其成天“要求进步”，不如撸起

袖子加油干，增长本领等风来。复

旦人能否“反对无益的急，学习必

要的慢”？能否以平常心对待一时

的得失？能否抵御住外面花花世

界的诱惑？能否成为更纯粹的人？

这很考验人的定力。段亦乐自感

有这种定力，是因为复旦无数的

前辈，青灯黄卷十年冷地埋首科

研，把奉献精神代代发扬光大。

历史的接力棒递交给了新时

代的复旦人：“不为纷繁复杂的现

象和思潮所迷惑，不为短期的诱

惑和压力所动摇”，始终保持住清

醒坚毅的定力，方能行稳致远。

文 / 刘岍琳

段亦乐：国际

关系与公共事务学

院思想政治专业硕

士研究生。2013 年

湖北孝感市引进急

需紧缺人才。现任

湖北省安陆市辛榨

乡党委副书记、乡

长

《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全三卷）

主编：宁树藩

本书是第一部全面展现我国
各地区、各省份近现代新闻事业
发展历史，并进行比较研究的专
著。全书分为三个层次：“总论”

为本书之纲，以历史为经，以地区

为纬，对各地新闻事业的差异性

进行比较，力图揭示新闻事业的
发展规律；“省、自治区、直辖市新

闻事业发展概要”展示了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新

闻事业的发展的脉络；“地区评

述”介于二者之间，是联系二者的

纽带。

上卷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

分为总纲。第二、三部分对东北地
区和华北地区的新闻事业发展分
别作了详细考察。中卷包含两个

部分，分别对华东地区、华中地区
的新闻事业发展作了详细考察。

下卷包含四个部分，前三个部分
对华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
的新闻事业发展分别作了详细考
察，“附录”部分有大量罕见史料

的整理和各地报刊调查统计表，

便于学者和相关研究人员参阅、

使用。

《中国小学史》（修订本）

作者：胡奇光

本书是一部研究和论说中国
小学（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史的

专题著作。全书以“绪论”形式阐
述了“小学”涵义的演变、小学传

统的特点及小学历史的分期后，

分章论说了自周秦至清末时期，

小学的发端、创立、发展、转折及

终结的历史；对小学的基本内容

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及在
小学发展史上单有成就和影响的

学者，均作了必要的介绍和阐说；

对小学研究的成果，作了有益的

借鉴和吸收。

在童年记忆中，一句“时刻准

备着，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的誓

言铭刻在我心中，“好好学习，天

天向上”成为这个时代每一个学

生的座右铭。我从识字开始就喜

欢阅读少年报文章和童话故事，

借助字典（那时学的是注音字母）

看一些儿童读物。我人生阅读的

第一部长篇小说是 《铁道游击

队》，那时我上小学四年级，从父

亲书架上看到这本厚厚的书，翻

看几页，被书中故事深深吸引，虽

多有尚未认识的文字，但也能顺

利读下去，就一直把这部小说啃

完了，从此喜欢上了阅读。

上中学后，学校里有正规图

书馆，课后阅读成了我最喜欢的

活动。在初中三年里阅读了大量

描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有

关社会主义改造等重大历史的文

学作品，如《林海雪原》、《红岩》、

《红旗谱》和《上海的早晨》等。到

高中时又喜欢上了高尔基、司汤

达、莫泊桑、左拉等国外文学巨

匠，这些书籍展现了上下几千年、

纵横几万里的世间万象，影响了

我们这代人的人生观的形成。

文革后期，我在黑龙江农村

插队，农闲或雨天特别是冬季漫

长的夜晚是看书的好时间。因为

经常在生产队办公室开会，我偶

然发现办公室边侧一间小屋里有

一堆书，蒙着厚厚的灰尘，随手翻

了翻，除了一些革命小说，还有

《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古

文观止》等还没涉猎过的书籍。我

偷偷带了一本回宿舍，开始阅读

这些“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书籍。

这些书籍是从当地某家抄来的，

没有人关注过一直放在角落里的

这堆书，我从这堆书中“偷”出一

本来，看完再去换一本，直到我离

开生产队时，也没有打听这究竟

是谁家的书。

我曾看到习总书记在农村插

队时坚持阅读大量的文学书籍，

还来回走很多山路到别的生产队

向知青借书看，我认为这是那个

时代每一个有志青年渴望知识追

求上进所走的同一条路。就在我

插队的县里另一个生产队，有一

批来自上海某重点中学的高中

生，白天认真劳动，晚上坚持自学

从上海带来的数理化文化课本。

1972 年实行在被推荐人员

中考试选拔工农兵学员的方案。

当时只要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的

青年都在准备这场考试。我向当

地一位在读高中生借了几本高中

数理化课本，利用业余时间复习。

考试那天，我所在考场的监考老

师是县中学语文老师，上午考数

学时，他一直在我后面看我答题，

我 是 第 二

个 交 卷 的

考生。下午

考作文，开考前他走到我面前，对

我说：“你上午的数学题我看都对

的，最后一道几何证明题，你用的

方法我吃不准，去问了数学老师，

他说可以的。”考作文时，他又一

直看着我列好提纲，直到交卷。对

我说如果他批改这篇文章，肯定

不会低于 90 分。我对这位热心的

老师心存感激，但一直不知道他

姓甚名谁。其实他只不过显示了

在当时不正常的气氛中人们重视

知识，盼望回归正常的学习生活

的心愿。

1972 年秋天，我作为被推荐

的“工农兵大学生”来到复旦，我

是理科生，除了如饥似渴地学习

本专业课程外，仍没改变爱读文

学书籍的习惯，向朋友借了文科

阅览室的阅览证（当时“文革”还

没结束，很多文科书籍对理科学

生不开放），阅读了许多作品。

这是我人生记忆中关于读书

的一段神奇经历，更是一段烙印

深刻的成长故事。


